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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卫生交流与合作 

李立明, 王克安，陈茁，Jeffrey P. Koplan 

 

中美在卫生和医学方面的有力合作是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因素。本文回顾了中美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

在卫生方面合作与交流的历史，包括两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长期合作；两国应尽快恢复学术与科学交流，

并承认非营利性基金会日益重要的作用。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严峻的疫情迫切需要双方开展合作并互相

配合。为控制仍在持续发展的新冠疫情和应对未来的威胁，本文向两国政府与全球卫生界提出了建议。 

 

引言 

过去 4年间，贸易、关税与其他经济和
安全问题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新型冠状病毒

病带来的疫情相关问题、透明度、数据共享

与两国间的公开争端等问题则使两国关系

进一步恶化。我们从历史角度论证了中美在

卫生领域开展交流的可行性，强调通过合作

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在充满不信任与分歧

的动荡岁月之后此类交流合作的紧迫性，并

概述了可使两国互利共赢的关键领域。 
 
中美卫生领域合作的历史 

中美在卫生和医学方面的关系远不如

政治方面紧张。自尼克松总统 1972 年访华
以来，中美的科学交流与合作关系蓬勃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为促进两国公共卫

生与卫生服务研究方面的合作，美国政府卫

生部门领导人组团到访中国。1,2访问团成员

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
代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所负
责人，以及当时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

部长朱利叶斯·里士满博士。美方与中国学

者和政府领导人合作，成立了一个长期特别

工作组--中美医药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其
中的公共卫生和卫生服务组由布莱恩特博

士（任期 1980-1982）和卡普兰博士（任期
1982-1992）分别与上海医学院杨铭鼎教授
（任期 1980-1992）担任联合组长。 
特别工作组迅速促成了实质性的合作：

《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出版了以中国公共卫

生为主题的特刊，特刊中每一篇文章均由中

美学者联合署名。3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中

国与美国卫生研究机构的联系日益紧密。两

国的教育机构、卫生和医学中心以及医院间

建立起了实质性的长期合作。4表 1 列举了
两国政府机关、学术机构、非营利性组织与

私营机构在生物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公共

卫生与全球卫生方面成果的一小部分。 
两国政府卓有成效的卫生和医学领域

合作案例不胜枚举。中美新生儿神经管缺陷

预防合作项目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

疾控中心与中国机构合作建立，在叶酸的预

防功效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现，并为美

国叶酸强化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9, 172002
年 1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改组为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 CDC），成为中国的
主要公共卫生机构。美国疾控中心和新成立

的中国疾控中心紧密合作，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开展年度主任级别会议（2002-2016）就
全球卫生与合作通报情况并交换意见。美国

疾控中心帮助建立的项目包括中国现场流

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和结核病预防与
控制合作项目。这些合作在中国应对非典

（SARS）、禽流感和新冠疫情等新发传染病
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全球卫生安

全也有重要意义。尽管当时双边关系已经冷

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等国家科研基金机构仍保持

伙伴关系，鼓励生物医学合作研究的开展。18 
在学术界，自卡特政府倡导中美学生交

换之后，据估计自 2015 年以来每年有超过
三十五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各级教育机构

学习。19, 202018年在美国已在中国和美国担
任不同部门的领导职位，如系主任和院长。

虽然数据滥用、知识产权问题以及损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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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情况亦有发生，21但与成千上万的受

训人员、院系交流，以及成功的生物医药和

公共卫生合作研究相比，这些情况少之又少。

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是美国众多与中国同

行在卫生和医学领域保持长期合作的教育

机构中的两所大学。12，13 

部门 合作项目 领域 

政府   

公共卫生体系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国公共卫生的领导者们进行了超过三十

五年的紧密合作，在中国加强高效和快速反应的公共卫生体系，改

善国家与省市各级公共卫生机构。2, 5 

公共卫生 

疾病暴发调查

与报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以美国疾控中心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周报》（MMWR）为参照，是中美疾控中心的合作成果。该期刊于
2019年首次发行，用英语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疫情。6 

公共卫生 

中美全球疾病

监测合作协议 
2004年至 2014年，中国国家流感中心（CNIC）与美国疾控中心达
成有关建立中国流感监测项目的合作协议。5该协议建立了由 411个
实验室与 556个定点医院（数据截至 2009年）组成的网络和发布中
英双语的每周流感报告，在 CNIC 网站上发布并与主要利益相关方
共享。 

公共卫生 

非洲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中美两国与非盟及其成员国合作成立了非洲疾控中心，为非洲疾控

中心及其相关 5个区域合作中心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提供支持。 
全球卫生 

援助西非抗击

埃博拉病毒 
中国与美国通力合作，在实验室能力建设、后勤与药物开发等方面

共同抗击埃博拉疫情。8 
全球卫生 

中美新生儿神

经管缺陷预防

合作计划 

美国疾控中心与中国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为叶酸强化政策的推出和

实施提供了高质量科学证据。9 
生物医学 

人类基因组计

划 
中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的 20个科学中心合作，开展
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 

生物医学 

学术界   

中国烟草控制

合作 
埃默里全球健康研究所、盖茨基金会与中国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在中国 22个城市开展了有效的烟草控制项目，公共场所吸烟现象显
著减少。11 

公共卫生 

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 1835年，耶鲁大学毕业
生彼德·帕克（又名伯驾）在中国开设了第一家美国式的医院。耶鲁

大学一直与中国机构保持合作关系，与中国中南大学尤为密切，其

医科毕业生可同时获得中国与康涅狄格州的执照。12 

医学教育 

哈佛中国卫生

合作项目

（HCHP） 

该项目为哈佛大学教职工提供了一个中国研究的学术平台，尤其注

重中国卫生体系方面。13 
卫生体系 

非营利性基金会与智库 

美国中华医学

基金会（CMB）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于 1914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成立，致力于

在中国与东南亚提高卫生水平、公平与医疗质量。基金会的主要侧

重点包括卫生政策、系统科学与卫生职业教育。14 

医学教育； 
卫生体系 

决心工程 是“卫健策略”旗下的一项全球非营利性项目，由美国疾控中心原主

任费和平博士发起建立，与中国机构合作，通过控制高血压和减盐

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死亡。15 

慢性病预防 

盖茨基金会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

为低收入地区开发创新的低成本疫苗和疫苗冷藏设备，以及用于非

洲的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风险的低成本干预措施。16 

全球卫生 

表 1: 中美医疗卫生合作部分成果 



 

   
3 

Viewpoint 

非营利性基金会在中美卫生交流合作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MB）与中国医学院校和公共卫生与护理

学院的合作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双方合

作培训医疗保健人员，激励医生留在有需要

的地方，并发展中国在全球健康、卫生政策

与系统科学方面的能力。14, 22 比尔和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直接或通过其他机构间接地

在中国开展活动，如资助埃默里全球健康研

究所和决心工程，促进中国的健康事业并利

用中国的制造能力提供新的低成本手段，使

有需要的群体受益。 
为使两国人民的健康受益，我们需要维

护和支持中美各个部门富有成效的、互利共

赢的医学和科学交流合作。 
 

中美卫生合作的挑战和机遇 

中美卫生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根深

蒂固的政治和经济差异、与新冠疫情相关的

严重压力、也包括一些全球关注的问题：例

如精神卫生问题、非传染性疾病、老龄化、

城市化、气候变化等。必须承认两国政治和

经济上的分歧，且可能需要包括持续对话的

长期解决途径。 
过去 4年，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两个

国家之间的一些分歧阻碍了两国间科学探

索、友谊和工作的交流。2,23  美国疾控中心

中国办公室人员的大幅减少，影响了中美公

共卫生的合作。2  过去 4年，在美国的华人
学者，尤其是那些与中国院校有密切合作的

学者由于对此类合作的特别关注承受了巨

大的压力。23 这些压力也因为新冠疫情而有

所加剧。我们注意到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不是

在科学或技术层面而是在较高的政治层面

开始并趋于严重。 
由于正在继续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

的正常生活，国际旅行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受

到影响，面对面的互动将会减少。合作将继

续通过网络手段进行，最终也将会回归到个

人正常旅行和面对面的会议。我们对安全有

效的疫苗有着期许，但仍不能绝对保证所有

人都会接种。中美如在疫苗研发和分配方面

强强合作，将使两国乃至全世界受益。 
两国还面临着许多固有的、长期的社会

和卫生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未来会越发

突出，预示着在卫生和医学方面中美合作的

机会。这包括：由于中国城市的急剧膨胀和

特大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的卫生和健

康问题；两国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老年人对

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急剧增长的挑战；环境

恶化、气候变化、能源的需求和解决方法、

与健康相关的政策和经济问题，以及非传染

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例如烟草使用、吸烟、

饮食或营养过剩、盐摄入、脂肪摄入、身体

运动不足、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精神卫

生和药物滥用、关节炎和行动能力受限以及

伤害等）。 
除新冠疫情外，全球健康方面的长期挑

战包括中低收入国家脆弱的卫生系统。它们

很可能会被新发传染病或慢性病击垮。尽管

美国和中国在全球健康援助和参与的目标、

方法以及成功和失败的方面存在差异，但两

国仍可以找到互补的领域。美国在评估健康

援助项目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提供经验

和教训。在美国难以触及的某些地缘政治环

境中，中国可以以更安全有效的方式运作。

正如中美在抗击埃博拉方面的合作所证明

的那样，中国在人力和物流方面的优势可以

和美国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能力相得益彰。

美国有更多的全球健康人力资源和更多的

全球健康课程项目，可支持美国全球健康的

运作规模。中国的全球健康项目在数量和规

模上相对有限。中美两国间的双向交流可以

丰富全球健康的科学、知识和信息。24 

疫情之后不久的将来会充满挑战。然而，

正因为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是

如此之多，我们在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

的联系必须保持和加强。中美科学家在如何

应对新冠疫情流行因素和如何最佳处理未

来新的疫情方面进行合作是很有意义的。 
 

对新冠疫情后中美卫生合作的建议 

中美卫生和医学合作成果颇丰。我们分

析的是中国和美国，但实际上，这是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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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因为只要新冠病毒还在传播，每个

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就一国而言，控制住病

毒传播值得赞赏，但它必须为病毒的再输入

和传播做好准备。伙伴关系、共同协作、信

息共享、保持透明、提高沟通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等方式和措施应对疫情十分重要。我们

必须保持和呵护这种合作，以保证我们的共

同利益并应对新的健康挑战和威胁。 
在新冠疫情流行时期，政治紧张局势加

剧。我们希望美国新的领导层能帮助解决中

美政治和经济的分歧。在许多领域，中美的

确有着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然而，我们已

经证明在卫生和医学领域，我们可以开展卓

有成效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因为我们生

活在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里。25新冠疫

情发生后，合作与交流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我们需要学习和欣赏彼此的异同。

异和同让我们在科学知识方面受益，也使得

我们的交往更有挑战性。在此我们提出三项

建议： 
首先，为了控制当前的疫情、恢复正常，

并为未来的传染病暴发和疫情做准备，我们

需要恢复目前受到政治层面阻力的中美两

国政府机构间医疗卫生合作和伙伴关系。26-

28  合作可以包括两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之间的合作、29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之间的合作、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之间的
合作、30中国医学科学院与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之间的合作。我们对拜登政府
宣布美国不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将参加

COVID-19全球疫苗获取计划（COVAX）的
声明表示欢迎。这为美国与世卫组织、中国

合作来帮助缺乏财政资源的国家提供了机

会 31。甚至，如《柳叶刀》最近一篇社论所

呼吁的，两国可以有比COVAX更高的目标，

来增加中低收入国家实际获得COVID-19疫
苗的机会 32。中国有大规模检测的经验和优

势，亦可以与美国合作，协助非洲国家开展

新冠病例检测和筛查。中美两国应与世卫组

织和其他国家合作，扩大“疫苗接种记录黄

卡（疫苗护照）”的应用，以应对新冠大流

行带来的需求。 
其次，促进学术界和科学界之间因政治

考虑和疫情而受阻的合作和交流。即便是在

双边关系较为紧张的局势下和疫情期间，学

术交流仍在进行。但如继续按目前的做法，

学术交流将举步维艰 33,34。我们应该鼓励而

不是阻碍学术机构之间在卫生和医学方面

的合作和交流。应纠正之前的一些错误举措，

例如停止在中国富布赖特项目的决定。双方

应该真诚投入并努力改善在科学和文化方

面的双边交流。 
最后，中美在卫生和医学领域合作的商

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中美可以合作为卫生

创新投资、扩大药品市场准入、加强监管和

控制合成阿片类药物，这些对中美双方都有

好处 27。包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私营

机构和民间组织亦有充足的机会与两国政

府一起改善中美在卫生和医学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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